
童年的山稔子
□张国良 文/图

■图片故事

投稿要求如下：
图片故事———以有趣的照片

为由头， 讲述您与照片有关的故
事。 可以是今天的故事， 也可以
是昨天的故事 （每篇1至4张照片
均可， 800字左右。 请注明您的
真实身份）。

工友情怀———以真实的工友

间发生的事情， 表达工人阶级的
互助情感 （每篇800字左右， 要
照片）。

■征稿启事

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
老照片吗 ？ 您身边发生过
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 ？
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
的事情 ？ 如果有 ， 那就用
笔写下来， 给我们投稿吧。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本版邮箱： ldwbgh@126.com
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

□李庭义 文/图

跑返路上

■家庭相册

□韩晓岗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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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我受北京建工国际公
司党委派遣赴坦桑尼亚分公司任
党支部书记 。 两年任期届满回
国， 思绪常回到那万里之遥的印
度洋西海岸。 在坦桑工作的点点
滴滴似飞机眩窗外的白云， 团团
扑面； 像桑给巴尔岛那金字塔树
冠丁香树的果实， 串串花蕾。 在
桑岛做豆腐就是那一絮白云、 一
粒花蕾。

桑给巴尔岛是坦桑尼亚的组
成部分， 由20多个小岛组成， 与
坦噶尼喀大陆隔海相望约40公
里。 桑岛是岛上的中国人对它的
简称。 桑岛有进入世界遗产行列
的石头城， 那石屋、 石墙和曲径
通幽的石路等建筑， 尽显桑给巴
尔帝国遗风； 桑岛还有着世界一
半以上的丁香树 。 丁香既是佐
料、 香料， 又是药材。 因此就有
世界香岛美誉。 桑岛也的确是满
目皆是绿， 风来扑鼻香。

桑岛景色优美， 白天太阳的
光线照耀在深邃见底的蓝色海
面， 古老的独桅三角帆船穿梭荡
漾， 让人心旷神怡。 傍晚金黄阳
光洒在潮起潮落的海面上， 清真
寺塔尖的钟声余音袅袅， 使人流

连忘返。
我们北京建工集团坦桑分公

司在这个岛屿上有机场建设的项
目部。 身处异地他乡， 第一件事
就是让职工吃好饭。 根据临行前
领导的嘱托， 分公司确定了吃好
饭、 安下心、 干好活的要求。 项
目经理张瑞春开始琢磨如何解决
项目部吃豆腐的问题。 在国内，
豆制品琳琅满目， 有需求才有市
场。 在桑岛海产品应有尽有， 新
鲜蔬菜比比皆是， 但当地人不吃
豆腐， 也没有豆腐卖。 当地唯一
一家 “百宝塔” 中餐馆是国人到
桑岛都愿意光顾的地方， 餐馆广
东老板极力想做成地道的大陆
菜， 但没有豆腐， 令他慨叹巧妇
难为无米之炊。 项目部要想吃豆
腐要坐两个多小时海船到达累斯
萨拉姆市采购。 物以稀为贵， 稀
缺的豆腐在达市也是身价倍增。
即使当地豆腐达到人民币9元一
斤的高价， 项目部每次也是满载
而归。 吃豆腐成了项目部人员的
奢望。

为了解决两年多不能经常吃
到豆腐的问题， 2013年初， 项目
部从国内采购了豆腐机， 经理张

瑞春亲自操刀传授做豆腐的技
巧。 头天晚上将黄豆泡水， 第二
天早上把滚瓜溜圆的黄豆倒入豆
腐机打浆， 雪白的浆液溢出后，
豆浆上灶煮浆， 下灶点酯， 点过
酯的稠浆液由圆盆入方屉， 经过
两个多小时的压制， 展开苫布后
白生生冒热气的豆腐赫然亮相。
项目部结束了在达市买豆腐的历
史。 自此， 豆腐成了项目部食堂
的家常菜。 每周最少三次制作豆
腐， 大厨的烹炸熘炒、 蒸焖煎炖
给职工餐桌上增添了十几种菜的
花样， 受到职工的热捧。 同时豆
腐还进入了我国驻桑岛总领事馆
的佳肴行列， 在外事活动中， 具
有民族特色的豆腐菜大受青睐，
常赢得黑人兄弟的 “大拇指”。

目前， 在坦桑不管是爆竹冲
天、 灯笼高挂的除夕之夜、 元宵
之晚， 还是花好月圆、 流金溢彩
的中秋赏月、 国庆等节日， 那白
嫩欲坠的豆腐脑儿， 红油浸染的
麻婆豆腐、 披金涌泡的炸豆腐等
豆腐系列菜就摆上了职工餐桌。
似花朵般炫开在佳肴中， 给丰富
的宴席添彩， 引箸留匙， 形成桑
岛餐桌的一道风景线。

□黄宇辉 文/图

那一天，让一生改变
或许在你现在和曾经的

工会工作中， 有无数个细节
如同过眼云烟飘过， 但总会
有一些小故事伴随着某些物
件、 某些人和某种符号留了
下来， 比如一次活动、 一个
日子、 一张照片……

■工会岁月

19岁那年我参加了高考， 高
考后的日子特别漫长， 我既盼望
着成绩揭晓的那天， 但又害怕它
的到来。 是福不是祸， 是祸躲不
过， 偏偏使我害怕的事情还是发
生了， 我以3分之差被拒在大学
门槛之外。 看着别的同学纷纷拿
着高校录取通知书欣喜若狂的样
子， 我却独自躲在家乡黄土塬的
一隅， 悄悄地落着泪。

我无法面对父母， 父亲为了
我们姊妹四个人上学， 没黑没白
地在塬上那片荒芜的土地上刨着
黄土，还不到五十，头发全白了，
背也驼了， 我的落榜无疑是给父
母酸楚的心上又撒了一把盐。

作为姊妹中老大的我， 一定
要为父母分担点责任， 我暗暗地
下了决心。 于是我偷偷地与村里
的几个同伴在离家8里地外的公
路上截了一辆大货车， 来到省城
西安， 经熟人介绍在一家建筑工
地上打工， 干些搬砖、 和灰的力
气活儿。 对于我这个平时在家很
少做家务的人来说， 干这些重体
力活显然有些稚嫩， 一天的活干

下来， 简直感觉脱了一层皮， 每
天晚上身子一挨床就 “呼呼” 地
睡着了。 但月底， 当我看到自己
用汗水换来的微薄工资时， 就把
一切都忘了。

正当我为自己能自食其力，
还能为家里救济点而高兴时， 突
然有一天， 父亲那佝偻的身子出
现在我的面前， 要我回家继续复
读 ： “娃呀 ！ 十多年都熬过来
了 ， 只差一点 ， 难道你不可惜
吗 ？ 做任何事情都讲个 ‘恒 ’
字， 你年岁不大， 再复读一年，
只要你肯复读， 爸爸就是拆房子
卖地、 砸锅卖铁也要供养你， 别
做出让你以后后悔的事， 人生的
道路很是漫长， 但紧要处常常只
有几步啊……” 父亲的话， 诚恳
里透着质朴。

那天晚上， 父亲又把我领到
最繁华的大街上 。 街上人流如
织、 车水马龙、 霓虹闪烁， 人们
个个神采飞扬， 气质非凡， 我不
免觉得自惭形秽， 心头掠过一丝
自卑的寒酸。

父亲看出了我的心思， 趁热
打铁地又开导我了， “虽然种地
也不丢人， 但你是想过土里刨食
的日子， 还是想过这样的生活？
望你掂量着选择你以后的人生。”

父亲的话以及眼前城市的灯
火辉煌， 深深地刺激了我。 第二
天我卷起铺盖就跟着父亲回了
家， 重新拾起书本。 经过自己的
努力、 父母的鼓励， 终于在第二
年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考取了武
汉一所中专学校。

现在我也成了 “城里人 ”
了， 但回想起父亲和我一起上街
的场景以及对我苦口婆心的那番
说教， 我仍历历在目。 如果没有
那一天父亲对我的耐心开导， 就
没有我走另外一条人生道路的选
择， 也就没有我的今天。

那一天， 让一生改变。

桃金娘， 又名山稔、 岗稔。
是生长在山岗上的一种野果。

山稔树，树高1到2米，四季常
绿；山稔花，暮春后开放，花色或
白或粉，粉白相间，美而不妖，甚
是美丽好看。农历七月初秋，是山
稔果成熟的时节。 其果实先是青
绿， 而后转赤黄， 等其变成紫黑
色，果子就熟透了。

成熟的果子有指头般大小，
像一颗颗黑珍珠般挂在山稔树
上， 其味香甜可口。 关于果子成
熟，家乡有一句顺口溜：七月半，
山稔熟一半；八月中秋，山稔乌溜
溜；九月九，山稔甜过酒。

小时候 ， 每到山稔成熟时
节， 我们同村的小伙伴们就会三

五成群结队到山岗去采摘。 那时
候， 一说摘山稔， 小伙伴们都很
兴奋， 甚至被想象中香甜可口的
山稔果诱惑得睡不好觉。 天刚蒙
蒙亮， 我们就提着篮子或拿着塑
料袋， 踩着露珠， 迎着清凉的秋
风边说边笑地向山岗进发。 每次
去都会满载而归， 摘回的山稔能
够吃上一两天。 等把附近山岗上
的山稔摘完了， 就去几里远的山
岗上摘。翻山越岭，一点也不觉得
疲累。山稔成熟的那两三个月，我
们可是大饱口福、不亦乐乎。

然而， 在我们品尝甜蜜的时
候， 有时也会遭遇疼痛———那就
是不幸遇上黄蜂。 因为山稔多的
地方， 往往黄蜂也特别多。 有一

种在地上结窝的叫 “地龙蜂” 的
黄蜂特别毒 ， 如果不幸被它蜇
了 ， 马上就红肿起来 ， 还特别
疼。 有一次， 我们一群小伙伴中
就有一个同伴不幸踩中了一窝
“地龙蜂”， 躲避不及， 头和脸被
黄蜂蜇得又红又肿。 回家后， 他
家人找来四五岁的小男孩的 “童
子尿”， 和上一些黄泥， 弄成稀
泥巴 ， 像面膜一样涂抹在红肿
处， 以此来消肿。

虽然采摘山稔随时有被黄蜂
蜇的危险 ， 但我们仍然乐此不
疲。 对于山稔的记忆， 便是这一
种甜蜜的疼痛， 甚至良久以后，
这种味道还一直伴随着我们这些
山娃们成长。

小时候 ， 奶奶常给我讲故
事。 从她的口中， 我能听到许多
鲜为人知的人生经历。 还记得奶
奶经常给我讲起抗战时期全家人
“跑返” 的事情。 那时候， 日本
鬼子的烧杀抢掠， 迫使老百姓背
井离乡。 奶奶一家也被逼无奈地
和村里的人一起逃难。

白天， 全家人在路上如遇到
鬼子时， 就躲在青纱帐或庄稼地
里； 晚上， 他们便露宿在麦田 、
水沟旁。 饿了， 就弄一口野菜、
竹笋吃； 渴了， 就到河沟旁弄一
口污浊不堪的臭水喝。

有一次， 奶奶在 “跑返” 的
路上， 正好遇上被日本鬼子打散
的国民党逃兵， 他们看上了奶奶
一家逃荒时唯一的一个交通工
具———一头驮行李的小黑驴。 于
是， 一个逃兵用枪顶着奶奶的胸

口， 非要用那头驴去帮他们驮行
李， 奶奶怕失去驴， 就跟他们一
起走， 并让家人在此等候着。 谁
料想， 等这群逃兵追上了自己的
部队后， 那头驴也被他们 “强征
入伍” 了。

当奶奶空手返回原路再寻找
自己的家人时， 却早已难觅他们
的踪迹 。 正当她为此心急如焚
时， 一位老乡告诉她， 昨晚曾看
见她的家人在前面不远处的一个
麦地里藏着。

谢过好心的老乡， 奶奶拖着
疲惫的身体连走带爬地向前寻
去。 果然， 没走多远， 她就看到
了正在水沟里找水喝的大儿子
……望着团聚的家人那张张熟悉
的面孔， 她扑通一下跪倒在地，
边哭边大声地说道： “我四面八
方都磕头 ， 一猪一羊敬老天 。”
……

我的奶奶是2000年4月在老
家去世的。如今15年过去了，奶奶
的音容笑貌却时常在我的眼前出
现， 她生前给我讲的许多故事至
今还清晰地留存在我的脑海里。

注： “跑返” ———是老家徐
州一带对战争期间老百姓背井离
乡、 外出逃难的统称。

在在桑桑岛岛做做豆豆腐腐

后排戴眼镜者为我的父亲


